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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百 

本作品 是一部 虛構的 近代言 情歷史 小說， 故事含 沙射影 地道出 了上個 
世紀 40 年代 的歷史 變遷， 幾 位主人 公糾結 著自己 的歷史 問題， 因為 
頂 著一個 「漢奸 罪名」 而惶 惶不可 終日， 最終， 侍女小 倩為了 報答碧 
城小 姐的恩 情選擇 了犧牲 自己， 書 中展現 了幾位 主人公 的情感 糾葛， 
不僅故 事趣味 可口， 也有 許多值 得人們 思辨的 地方。 

序 

說起與 作者相 識有些 時日， 這期 間多談 論創作 之道。 今有 幸為其 
提序， 心之 快矣。 

我並非 故作文 言狀， 只 是忽而 想起， 覺 得這其 中樂趣 諸多。 既以 
如此， 那便 先來談 作者， 我 覺作者 對本文 的態度 可謂之 認真， 於創作 
期間， 其改過 多稿， 甚 有推翻 前作， 能 做到如 此實屬 不易。 

依我 之見， 其 從前之 作品可 不看， 但這 部不看 也許是 種損失 。雖 
本文也 有不足 之處， 但與之 前作品 相比， 是有 進步， 與 不同之 處的。 
於作 品我不 必過多 言語， 大 家看後 便知， 相信 會有所 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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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 物介紹 

汪 兆銘： 汪 偽政權 的二號 人物， 職銜： 副主席 
胡 蘭成： 汪副主 席的筆 桿子， 日偽 時期的 X 報社 社長。 
汪 碧城： 汪副主 席的外 甥女。 

小倩： 汪碧城 侍女。 

張 愛玲： 胡 蘭成的 妻子。 

陸 曼貞： 胡蘭成 曾經的 情婦。 


毛 啊四： 76 號特務 
南 一輝： 日本 思想家 
祝 鴻才： 警局老 油條。 












突 入襲來 的秋風 比歷年 來的都 勤快， 落葉愁 悶似的 蕭落了 下來， 幾片 



長葉 滾著地 兒時停 時走， 猛 地大風 搐來， 一群落 葉在空 中撲騰 翻滾， 
終 究捲入 塵封的 世界。 

樹 葉發出 「沙 沙」 的摩 擦聲， 像 針刺一 樣貫入 蘭成的 耳根， 蘭 成的内 
心感 到局促 不安， 手 臂麻木 不覺， 於 是乎掄 了幾回 胳膊， 抖了 抖筆， 
方 才攤開 紙筆， 擬下 明日報 訊頭版 標題： 主席政 躬日臻 健康， 喜訊傳 
來滿巷 歡騰。 

這時門 「咿咿 呀呀」 地發出 聲響， 時而發 出胡琴 似的低 長音， 胡蘭成 
無端 覺得那 是一種 嗚咽， 心情驟 然忐忑 起來。 只見 他直起 身來， 走到 
門後， 手 指攏住 把手猛 地拉開 插銷， 只覺一 道紅光 透過門 縫灑進 屋裏， 
這 光線雖 然沒有 白 天的日 頭來 的咄咄 逼人， 卻也逼 人擺出 遮蔽 光線的 
手勢。 

胡蘭 成微睜 雙眸， 透過門 縫瞧見 外面的 晚霞傾 紅了半 邊天； 索 性敞開 
了門一 腳踏出 沿階， 見 走廊四 周萬籟 俱寂， 這 才眺窗 望去， 只 見一只 
孤 騖逐著 那輪銅 餅似的 火燒， 甘 願化為 一顆天 際間的 黑子， 煙 滅於夕 
陽的餘 輝下。 

蘭 成看得 透徹， 心中 油然升 起一股 離情別 緒的惆 悵來， 内心感 慨這日 
頭哪有 不落的 道理， 他的神 情像是 在須臾 什麼， 這時， 電 話鈴聲 「叮 
鈴鈴」 地不絕 於耳， 蘭 成晃了 晃神， 回 到伏案 桌前， 不 慌不忙 地撩起 



電話， 只聽 到電話 那頭傳 來一陣 嘶啞的 聲音： 是蘭 成嗎？ 

胡蘭 成的心 「咯 噔」 了 一下， 心跳 似乎循 著鈴聲 到了嗓 子眼， 胡蘭成 
從一 只手抓 電話改 成了雙 手托舉 ：是， 我是 蘭成， 緊接 著又無 趣地問 
道： 汪 副主席 的身體 可好癢 些了？ 

汪兆 銘沒有 作聲， 蘭 成心中 思忖： 「瞧著 一言不 發的陣 勢想必 不是什 
麽好兆 頭，」 電話 的那頭 許久才 傳出汪 副主席 的柳州 官腔： 「我 的舊疾 
你是曉 得的， 現在說 這些已 經為時 己晚， 若還有 的治， 我亦無 須遠赴 
東 洋。」 話說到 此處， 汪 兆銘便 悲不絕 於心， 唏噓了 幾句， 胡 蘭成自 
知 汪副主 席時日 無多， 不覺兩 行熱淚 撲簌簌 滾落了 下來， 滴在 自己的 
「虎口 穴」， 蘭成哽 咽道： 主 席只需 靜養。 用不了 多日， 身體 必無大 

主 

o 

汪 兆銘平 復了下 情緒， 說道： 蘭成， 我有一 事要囑 託你。 

胡蘭成 畢恭畢 敬地回 應道： 主席 請說。 

汪兆銘 說道： 我不在 期間， 希望你 好好替 我照顧 碧城， 碧城是 我的外 
甥女， 想必 你是知 曉的， 現 在是戰 時統治 經濟， 物資配 給難免 緊張， 
我 是曉得 你的難 處的， 己 經命令 「一區 公署經 濟處」 幫 你多要 了一些 
物品 配額， 方便你 的生活 所需， 這 樣一來 你就可 以少操 點心， 如果還 
有什麽 困難， 你 儘管提 出來， 我能 替你辦 到的必 然竭盡 所能。 



胡蘭 成的眼 角噙著 淚花， 他還 想說些 什麽， 卻如鲠 在喉， 亦無 從繼續 
說下 去了， 汪兆銘 見胡蘭 成默不 作聲， 隨 即掛了 電話。 


(二） 

翌日， 國民政 府宣傳 部王幹 事攜著 碧城的 行李， 銜 命來報 社找胡 蘭成， 
胡蘭 成初見 碧城， 乍 看愈發 覺得像 是從東 洋來的 學生。 可能受 到東洋 
人的 教化， 穿著 打扮透 著東洋 女生的 靈氣， 穿 著一件 紅白條 紋的單 
長衫， 風格 卻是日 式的， 頭 上打個 紅綢蝴 蝶結， 一頭如 墨的中 發劄成 
馬尾 辮子置 在脖子 一邊， 劉海 點綴著 眉尖， 顯 得若隱 若現， 高 瘦清冷 
的面龐 透著雋 秀氣， 相貌亦 是有圓 有方， 圓的是 烏溜溜 的一汪 秋水， 
方的是 那框青 春的輪 廓線。 

胡 蘭成親 切的關 懷道： 我 已經讓 王幹事 幫你張 羅了一 間房， 就 在沿街 
「姚 宅石 庫門」 的巷 子裏， 那裏是 一處三 合院式 的近代 民居， 地方顯 
得 寬敞， 我 已經和 「洋行 協理」 梅珍 夫人談 妥了， 租期 三年， 她聽聞 
是碧 城小姐 要住， 心 中是一 百個願 意的， 房間内 還特意 佈置了 一架鋼 
琴， 說是 久聞碧 城小姐 在文藝 界頗負 盛名， 能彈奏 些好曲 子來， 所幸 
就 把這架 鋼琴留 下了。 


碧 城笑而 不語， 只是低 著頭自 顧坐了 下來， 也 不稱呼 先生。 胡 蘭成又 




把目 光投向 小倩， 說道： 想必 這位是 小倩姑 娘吧！ 

小 倩那張 觀紅瘦 小泛黃 的臉看 上去像 是從貧 苦家庭 出來的 孩子， 穿著 
一件略 顯寬大 的藍綢 夾袍， 那個年 代的女 娃吃不 飽飯是 再也家 常不過 
了， 因此 青春期 沒有發 育好， 穿什 麽衣服 都給人 一種平 面鏡的 感覺， 
胸部亦 是沒有 玉筍一 般的隆 起狀， 小 倩捋了 捋一旁 肩邊的 辮子， 稱呼 
道： 先生。 

胡蘭 成舊話 重提： 我聽内 政部的 人說， 汪 副主席 的外甥 女才華 橫溢， 
不僅 會吟詩 作畫， 還是 有名的 鋼琴演 奏家。 一邊 說著， 一邊 「低 頭貓 
腰」 從 桌下掏 出一個 暖熱水 瓶來， 先是沏 泡了兩 杯茶， 算是給 兩位姑 
娘的 周到。 

小 倩興奮 地連連 點頭， 蘭成本 不是誇 她的， 她卻自 個兒興 奮起來 ，說 
話聲 音底氣 十足， 一看 就是直 性子， 肚子裏 到底是 藏不住 話的， 小倩 
迸出 話來： 那是， 也不 看我家 小姐是 誰的外 甥女， 她最 擅長的 就是鋼 
琴 獨奏， 還有 ...... 話說到 一半， 只見碧 城皺了 鄒眉， 投去 怪罪的 眼神， 

小倩這 才欲言 又止。 

蘭成食 指扣住 杯柄先 是迎面 遞予一 杯給碧 城奉上 ，碧城 矜持地 恭迎了 
上去， 雙手禮 貌的捧 住茶杯 的搪瓷 外壁， 胡蘭成 眼睛直 勾勾地 盯著碧 
城 的英容 相貌， 未曾料 想這茶 杯不亦 久端， 碧城端 久了難 免掌心 發燙， 
於是 咳嗽了 一聲， 胡 蘭成這 才把手 一松。 


他 又遞予 一杯茶 水給予 小倩， 小 倩接過 茶杯， 吹 了吹杯 中的水 蒸氣， 



也 不講究 喝茶的 學問， 囫 圇悶了 下去， 連口茶 葉渣都 不剩。 胡 蘭成瞧 
時候不 早了， 說道： 午 餐時間 到了， 不如我 們找個 館子先 吃飯。 

碧 城輕聲 說道： 不用麻 煩了， 我 們方才 在路上 吃了些 點心， 不 如叫輛 
黃 包車直 接把我 們送到 住處就 行了， 我們自 個 兒煮麵 條吃。 

小倩的 肚子襲 來一陣 一陣的 「咕嚕 咕嚕」 聲來， 蘭成 說道： 想 必小倩 
姑娘 是沒吃 午飯的 緣故。 小 倩的臉 蛋漲的 通紅， 顯 得很難 為情， 終究 
肚子是 不會說 謊的。 

蘭成 笑道： 吃過就 吃過， 沒吃 過就沒 吃過， 不必在 我這裏 客氣！ 

小 倩回過 頭去， 瞥 了一眼 碧城， 碧 城面露 些許的 難色， 說道： 外面也 
沒有我 們愛吃 的菜， 到 是怪想 念大黃 媽做的 「君踏 菜」， 這菜 與筍絲 
鹹菜 起做 羹很鮮 美的， 只可惜 她沒隨 我來， 要 不然讓 她備些 來才是 
好的， 一 同煮了 大家分 了吃。 

小 倩跟著 應道： 想 必這裏 是沒有 的了。 

胡蘭成 笑道： 這道 「君 踏菜」 雖 說這裏 沒有， 倒不如 我講一 個和這 「君 
踏菜」 有關的 故事， 不妨吊 吊二位 小姐的 口味。 

一 聽到講 故事， 小倩來 了勁， 努嘴 小嘴巴 說道： 你講的 故事必 須得打 
動我 們喔， 要不 然我們 家小姐 可是要 拿你是 問的。 小倩 端坐了 姿勢， 
挪了挪 屁股， 擺出一 副慈禧 太后看 大戲的 樣子， 碧城瞧 這丫頭 平日裏 
也是被 她慣壞 了的， 也不分 場合， 見 誰誰都 「人來 熟」， 碧城 拿她可 
是一點 辦法都 沒有， 又 心想： 眼前的 這位胡 先生據 說是舅 舅的筆 桿子， 
想 必是滿 腹經綸 的了， 不 如借此 機會聽 他說上 一番， 也 好讓我 瞧瞧他 
的 學識和 修養配 不配做 舅舅的 「文 膽」。 




蘭成 微微向 二位姑 娘點頭 示意， 又擺出 一副說 書人的 樣子， 字 正腔圓 
地娓娓 道來： 話說 北宋徽 欽二帝 被金人 擄走， 欽 宗之弟 康王趙 構倉皇 
南逃， 路經江 南名曰 洪塘的 地方， 金 兵窮追 不捨， 幸得 有一戶 農民三 
男一 女阻攔 金兵， 康王得 以虎口 脫生。 康王即 位後， 便 在路經 此地的 
石橋上 取名為 「留車 橋」， 這個村 子也叫 「留車 橋」， 被 康王車 駕踐踏 
過的 一種蔬 菜就叫 「君踏 菜」。 

碧 城莞然 一笑， 站起 身來鼓 掌道: 不愧是 先生， 到底肚 子裏是 有學問 
的。 

胡蘭 成聽到 「先 生」 二字， 會心 一笑， 說道： 慚愧， 慚愧， 汪 副主席 
才是當 世的大 才子， 其詩堪 稱當世 一絕。 

碧城的 臉色突 然沉了 下來， 說道： 只 可惜他 寫的詩 意象太 過悲愴 ，都 
說 「詩 言志」 我 看舅舅 是言他 自己的 「曲線 救國」 了， 他這樣 的犧牲 
無非是 想拿自 己的恥 辱換取 「和 平運 動」， 只可 惜我們 都成了 他局中 
的 棋子， 想脫身 卻越陷 越深。 

蘭成 說道： 不 如我們 先去吃 飯吧， 有 什麽話 吃完飯 再續。 

碧城 怨道： 我突 然沒了 吃飯的 心情， 我和 小倩先 回住處 去了。 

胡蘭 成見碧 城這幅 態度， 沉吟 片刻， 思 忖著： 眼 下時局 不穩， 加上汪 
副主 席病情 惡化， 生 命危在 旦夕， 剛才碧 城小姐 的言下 之意已 經足以 
表明 形勢的 嚴峻。 到 底是明 白了碧 城小姐 不肯吃 飯的緣 由了。 

於是 胡蘭成 提著碧 城的行 李箱子 來到客 廳處， 又 吩咐報 館的汽 車夫準 
備好出 行要用 的車輛 ，一行 人幫襯 著搬行 李箱子 ...... 



漸 遠處傳 來一陣 隱隱約 約的打 醮聲， 瞬間 劃破了 寂靜的 清晨， 這一晚 
碧城本 就睡不 安穩， 被這 「鐘磬 絲竹」 的誦 經聲一 叨擾， 愈發 睡不著 
了， 碧城 左眼皮 跳動的 厲害， 心神 被這麼 一攪， 腦海裏 反倒浮 想起自 
己 奔喪時 候的情 景來， 碧 城不敢 繼續想 下去， 於是 閉上眼 睛佯睡 ，卻 
始 終輾轉 反復， 碧城猛 地從床 上直起 身來， 嚷道： 小倩， 小倩。 

小倩 揉了揉 惺忪的 眼睛， 從後房 出來， 說道： 小姐 你這是 怎麽了 ，時 
間還早 著呢， 以 往你可 不是這 樣的。 

碧城抓 住小倩 的袖子 問道： 剛才 是否有 聽到和 尚的念 經聲？ 

小倩 稟道： 我們這 裏連個 木魚都 沒有， 誰 會在大 清早做 那麽無 聊的事 
情， 又不是 誰家死 了人。 

碧城 緊緊拽 住小倩 的手， 又仔 細聽了 一遍， 並未聞 見什麽 打醮聲 ，這 
才 抒了一 口氣， 喃喃 說道： 可能 是我多 心了。 

又過 了幾個 時辰， 天 空褪去 微亮的 晨犧， 弄堂裏 開始傳 來小販 的叫賣 
聲， 和往常 一樣， 碧城 先是漱 了口， 洗了 臉面， 吃了南 洋小籠 包子。 
早上濕 氣還未 褪去， 卻又 下起陰 雨來， 屋内 的空氣 不覺令 人窒息 ，憋 
的她 喘不過 氣來， 於是碧 城推開 了門， 走 到簷廊 底下， 簷廊的 上梁是 




半 月形的 拱門， 拱 門的正 面刻著 木雕的 牡丹圑 錦圖， 雖 不及皇 家建築 
來 的雕樑 畫棟， 卻不 失工匠 精神， 牡丹 花紋鐫 刻在木 梁上， 顯 得一片 
欣欣 向榮的 景象， 都說牡 丹代表 祥瑞， 但亂世 紛爭， 又何 祥瑞可 言呢？ 
然 而她的 内心卻 是枯萎 似的， 碧城 扶著簷 廊的欄 杆低眉 緊蹙， 只見院 
門 外人頭 攢動， 一群人 圍著小 販蜂擁 而上， 紛紛 爭相撕 扯起報 紙來， 
碧 城忙喚 來小倩 ，道： 快 去外面 瞧瞧， 宄 竟發生 了什麼 事情。 

小 倩諾聲 而去， 從 報販哪 里瞧得 消息， 又三 步並作 一步， 從 樓梯間 「撲 
咚 撲咚」 的小跑 上來， 還沒 等碧城 開口， 碧城沮 喪著臉 說道： 汪~汪 
先生。 

碧城關 切道： 舅舅怎 麽了？ 

碧 城道： 汪 先生仙 逝了。 

碧 城驚聞 噩耗， 不 覺悲由 心生， 只 覺眼前 漆黑的 一片， 像是在 放黑白 
電影， 小 倩的身 影亦變 得模糊 起來， 小 倩迎身 上去， 扶 住碧城 的胳膊 
道： 小姐， 你 這是怎 麽了。 

碧 城道： 我 沒事， 你快些 替我吩 咐蘭成 先生， 讓 他務必 幫我張 羅好舅 
舅的 喪事。 

汪兆 銘去世 的消息 很快傳 至大街 小巷， 權利 更迭的 時代， 多事的 「二 
戰」 很快 進入了 尾聲， 同盟國 在太平 洋戰場 上捷報 頻傳， 預示 著汪偽 
們的 時日不 多了。 

汪兆銘 去世的 第二個 年頭， 正值 七月十 五鬼節 那天， 每 家店家 的門口 
和 每條弄 堂的前 面飛舞 著紙衣 紙褲， 這仿 佛成了 鐵律， 碧城站 在簷廊 
處神 情顯得 恍惚， 這 一年她 消瘦了 不少， 謝 絕了一 切登門 拜訪的 客人， 



每天只 有小倩 拿著憑 證去外 面兌些 米糧， 碧城也 不過問 外面的 世界到 
底 發生了 什麽， 只是不 難看出 小倩近 日來的 表情顯 得有些 難堪， 小倩 
走到碧 城的身 邊唯唯 諾諾地 說道： 小姐， 外面 的米糧 都漲到 6 萬一袋 
了， 你可要 早做打 算呀！ 

碧城 說道： 不是月 底會有 蘭成先 生送來 的救濟 糧嗎？ 

小 倩道： 小姐， 你可能 不知道 外面的 時局， 美國 人在日 本本土 投了兩 
顆原 子彈。 

碧 城聽小 倩這番 說辭， 默 了聲， 自個 兒拖著 沉重的 步子回 到屋内 ...... 

(四） 

毛阿四 猛地闖 進報社 來找胡 蘭成， 胡蘭 成聞訊 出來， 只 見他的 胳膊上 
掛 了彩， 鮮 血直淌 下來， 滴在地 板上， 凝 滾成一 灘血。 

胡蘭 成神情 慌張地 問道： 這是誰 朝你開 的槍？ 

毛阿四 嚷道： 快給我 手巾。 

胡 蘭成把 一條白 手巾遞 予他， 毛阿 四嘴裏 咬住一 端的手 巾猛地 一紮， 
打了個 死結， 那鮮 血瞬間 滲進手 巾染成 血色。 

毛 阿四額 頭冒著 汗珠， 粗 喘了兩 口氣， 說道： 日 本天皇 今日宣 佈投降 
了， 虹口道 場的日 本兵氣 不過， 拿我們 76 號 出氣， 罵我 們是支 那豬， 
還 朝我們 開槍， 不少同 志都栽 在日本 人的槍 口下， 我是 好不容 易才虎 
口脫 生的。 

毛阿四 原先是 青幫的 頭目， 後來歸 降了日 本人， 做了 76 號的 特務。 



胡蘭 成聽聞 他的這 樁如實 所說， 身體癱 軟在座 椅上， 胡 蘭成顯 得六神 
無主， 目 光略顯 呆滯， 只 顧著自 說自話 ：快， 快帶上 碧城， 我 們一起 
逃。 


毛 阿四回 應道： 帶上碧 城一個 女流不 方便， 又不能 做日本 人的擋 箭牌， 
帶她 何用？ 更何況 汪副主 席己經 仙逝， 日 本人是 不會買 一個死 人的帳 
的。 

胡蘭 成覺得 帶上碧 城是有 用的， 以 為日本 人不看 僧面看 佛面， 不過這 
只是他 的一廂 情願， 於是 說道： 汪先 生待我 不薄， 對我 有知遇 之恩， 
若沒有 他的眷 顧就沒 有我胡 蘭成的 今天。 

毛阿 四無奈 地搖頭 說道： 我是 先走一 步了， 我在 鄉下還 有幾房 親戚可 
以 投靠， 若你 需要我 幫忙， 到時候 不妨來 找我, 說完一 溜煙就 跑了， 
胡蘭成 跑出幾 步路， 本想 追回他 還有事 情和他 交代， 他卻 到好， 連個 
鬼影 子都不 見了。 

蘭 成感覺 自己額 頭灼熱 一般， 像 是發起 燒來， 這一 日頭便 昏昏沉 沉的， 
於是立 即動身 回家， 他 搖晃著 身子踉 蹌直入 家門， 只見 院子裏 散落著 
丟棄的 雜物和 石塊， 門 窗的玻 璃碎了 一地， 心中頓 時冒起 一圑怒 氣來， 
然而 又不敢 聲張， 只能 四處尋 覓起愛 玲來， 發現 屋内沒 有她的 人影， 



蘭成 急了， 忽 然發現 桌上留 有一張 紙條， 紙上 寫著： 蘭成， 今 天幾個 
不知名 的愛國 學生朝 我屋裏 丟起石 頭來， 還有人 搬來糞 缸說要 活淹了 
我們， 口口 聲聲叫 罵打倒 漢奸， 我 已從後 門安全 脫身， 若 要尋我 ，去 
張 媽家。 

時至 深夜， 胡蘭 成這才 趕到張 媽家， 愛 玲背對 著蘭成 佯睡， 蘭 成輕身 
走將 過去， 伏下 身來， 耳語 私鬢地 說道： 愛玲， 我回 來了。 

她假 裝沒有 聽見， 蘭成洞 察她的 鼻息， 她的胸 部急遽 起伏， 像 是在吞 
咽 什麽不 容許哭 出來的 眼淚， 蘭成 用額貼 了她的 臉龐， 濕的那 片飛濺 
入 蘭成的 唇角。 

「蘭成 你回來 就好」 片刻她 才輕聲 喚道， 眼角是 一滴淚 滾落， 重重地 
打濕 在蘭成 的額， 蘭成心 裏覺得 沉重。 她 又轉過 身來從 被窩中 伸出手 
臂， 緊緊 的摟住 蘭成， 她整個 人都在 顫抖， 卻 說不出 話來。 

蘭 成寬了 衣裳， 並頭 和愛玲 睡去， 這時外 面傳來 一陣打 更聲， 他像一 
只驚弓 之鳥猛 地翻身 起來， 愛玲 說道： 這是打 更聲， 你聽 ...... 這時外 

面 傳來打 更人 低沉的 呼 叫聲： 「 家 家戶戶 小 心火燭 ...... 家 家戶戶 ...... 」 ， 

這聲 音有遠 及近， 又隨著 打更人 的漸行 漸遠， 只剩下 孱弱的 餘聲。 

蘭 成回過 頭去問 愛玲： 我 們那個 多久沒 做了。 

愛 玲道： 我 也記不 清了， 有快 兩月有 餘了。 

蘭成翻 身摟住 愛玲， 咬 了她的 粉脖， 卻又覺 得頭腦 發脹， 顯得 力不從 
心， 蘭 成低聲 喚道： 我想 明天的 米價要 漲到八 萬元一 袋了。 



愛 玲輕聲 怨道： 我 們夫妻 恩愛， 你 卻說起 米價物 價來， 豈 不令人 掃興。 
蘭 成歎了 一口氣 說道： 愛 玲我們 還是離 婚吧， 我給 不了你 幸福， 現在 
時局 動盪， 我又頂 著一個 漢奸的 帽子， 你跟 我是生 存不下 去的。 
愛玲把 身子側 在床頭 一邊， 望 著窗戶 外的啟 明星， 回憶 起孩提 時代的 
情 形來， 兒時 鄉下的 仲夏夜 是多麽 的美， 夜空時 常星羅 棋佈， 如今回 
到 舊地， 卻是 一副蒼 蒼涼的 晚景， 樹木 像個禿 頭老， 己 經沒有 了往日 
的 風采， 屋頂 的瓦片 在夜光 的襯托 下泛著 淚光， 只 有那顆 啟明星 ，在 
幽 暗的夜 空中劃 出一盞 明燈， 仿佛給 人捎去 希望。 

她 回過身 來抱了 蘭成許 久便鬆 開了， 低 聲道： 說吧， 你 有什麼 事情瞄 
著我， 以前 從未聽 你這樣 提起過 離婚。 

蘭 成道： 汪副主 席再世 時對我 不薄， 他吩咐 我要好 好照顧 碧城。 

愛 玲狠狠 地擰了 1 把 蘭成的 胳膊， 哭到： 你和她 是什麼 關係， 倒是要 
這樣瞞 著我。 

蘭 成道： 是你多 想了， 我 們什麼 關係都 沒有。 

愛 玲道： 不要 說了， 我 給你時 間讓你 做一個 選擇， 要麽 選擇她 要麼選 
擇我， 你現在 就可以 走了， 反 正我現 在不想 見你， 等你 想明白 了自然 
會回來 找我。 

愛 玲不曾 發現蘭 成身體 抱恙， 只見 他穿上 衣服， 在屋内 踉蹌了 幾步， 
隨即輕 聲把門 合上， 卻不 曾和她 有片刻 留步。 



(五） 


日 本戰敗 以後， 原 國民政 府從重 慶還都 南京， 清算 漢奸就 指日可 待了， 
胡蘭成 自知不 能連累 家人， 於是 再也沒 有找過 愛玲， 而 是自個 兒隱姓 
埋名， 在外邊 跑起了 單幫， 置 辦些小 生意。 

時 下學潮 湧動， 社會 各界要 求嚴懲 漢奸的 呼聲一 浪勝似 一浪， 國民政 
府立即 成立了 「除奸 員警大 隊」， 肆意 搜捕一 切嫌疑 之人， 在 白色恐 
怖籠罩 之下， 胡 蘭成處 處謹慎 小心， 有巡捕 幾次三 番來詢 問他的 過往， 
他卻 能瞄天 過海， 幾 番化險 為夷。 

然 而碧城 就沒有 那麼幸 運了， 隔 壁的武 太太有 ^ 次和 小倩 聊天， 小倩 
心直 口快的 性格自 然是露 了碧城 小姐的 底細， 武 太太畢 竟是見 過世面 
的， 自 知碧城 身份的 輕重， 武 太太自 有她的 盤算， 戡亂 時期， 百姓的 
日子那 叫一個 煎熬， 武太 太不知 道從哪 里得到 消息， 說 是只要 舉報隱 
姓 埋名的 漢奸就 可以獲 得國民 政府的 獎勵， 於是 便起了 歹心， 告發了 
碧城。 

碧城其 實和漢 奸是粘 不上邊 緣的， 比起那 些殺人 越貨， 逃到大 城市來 
的偽 保長， 偽鄉 長們， 碧 城壓根 就排不 上清算 對象， 那 些手裏 沾滿同 
胞 鮮血的 漢奸， 但凡 有點關 係的， 熟絡 下人際 關係， 獻 上一些 銀元也 
都洗 白了， 唯 獨這汪 碧城， 是偏偏 逃也逃 不掉， 躲 也沒地 方藏。 


汪碧城 不是漢 奸便得 定性為 漢奸， 這是 政治的 需要， 汪兆 銘雖死 ，其 




政治 影響力 尤存， 碧城作 為他的 血親， 自然是 脫不了 干係， 加 上她接 
受過 日本的 教育， 扣一 頂漢奸 的帽子 就顯得 順理成 章了。 


碧 城就這 樣稀裏 糊塗地 被人出 賣了， 她自 己未曾 料想， 終有一 日自己 
的身份 會和漢 奸扯上 關係， 碧 城不曉 得世道 艱險， 更何 況攤上 這種事 
沒有錢 打點是 萬般不 行的。 

忽有 一日， 除奸 大隊一 班人馬 突襲了 碧城的 石庫門 宅邸， 帶頭 的是個 
黑臉的 胖子， 那胖子 帶著痞 子氣， 分不 清是兵 痞還是 流氓， 嚷 道：誰 
是汪 碧城。 

碧城 和小倩 聞訊， 從廂房 裏走了 出來， 小倩 應道： 找我 們家小 姐做什 
麼。 


帶頭的 「黑 胖」 臉 上掛著 猥瑣的 表情， 走 到碧城 的身前 打量了 一番， 
嘖 嘖贊了 一番她 的水蛇 腰和好 臉蛋， 淫 笑道： 不去 做舞女 可惜了 ，來 
人把 汪碧城 帶走， 從今 以後這 房間裏 的金銀 物件， 一 律充公 沒收。 

突如其 來的變 故令碧 城沒有 防備， 一 班人要 硬拖碧 城走， 碧城 和小倩 
抵 死不肯 鬆手， 姊 妹十指 連心， 手指 互相打 著結， 碧城哭 嚷道： 小倩， 
去找胡 先生， 他 一定有 辦法。 

終究她 們寡不 敵眾， 加 上一介 女流， 力氣 再大也 大不過 男人們 ，自從 



碧城 被帶走 之後， 小倩四 處尋覓 起胡蘭 成的下 落來， 可 是胡蘭 成自身 
難保， 他是否 又會出 手救碧 城呢？ 


(六） 


小 倩四處 打聽， 聽說 管事的 姓祝名 鴻才， 據 小道消 息說： 只要 交足了 
保 證金， 碧 城小姐 就能放 出來。 小倩 想起當 年碧城 小姐對 她的好 ，便 
把 一只翡 翠玉鐲 子贈予 了她， 時下 這只手 鐲仍舊 戴在自 己的手 腕處， 
小 倩回想 起舊時 的姊妹 深情， 不覺眼 淚撲漱 漱落了 下來， 雖說 捨不得 
這只 鐲子， 然 而救人 要緊， 於是 當了些 銀元， 時下 辦什麼 事情， 法幣 
是不及 銀元管 用的。 

小 倩先是 自個兒 找到祝 鴻才， 希望祝 局長能 夠惘開 一面， 放了 自家的 
小姐， 小倩 也沒有 行賄的 經歷， 不 知如何 行賄的 套路， 還未等 祝鴻才 
開口， 就 自個兒 掏出一 袋子銀 元來， 她 單純地 認為， 只 要賄了 銀元， 
自家 的小姐 必定能 安然無 恙地放 出來， 孰 不知這 行賄的 事是有 套路可 
循的， 光打 點一個 人又怎 麼行的 通呢？ 

小倩 見竹籃 打水一 場空， 於 是根據 小姐遺 留下來 的通訊 線索， 找到了 
胡 蘭成， 胡 蘭成得 知碧城 被逮捕 入獄， 心 中尤為 痛惜， 自 責道： 我這 
是辜負 了汪副 主席的 囑託， 碧城小 姐若有 個三長 兩短， 我便是 罪過的 




了， 當初 我就應 該把你 們一起 帶走。 


這時 胡蘭成 的腦海 裏便想 起一個 人來， 她便 是鼎鼎 有名的 交際花 「陸 
曼 貞」， 胡蘭成 拍了下 自己的 腦袋， 對 著小倩 說道： 我 怎麽把 她給忘 
了， 若她 能出手 相救， 碧 城必定 有救。 

翌日， 胡 蘭成去 「俞記 客棧」 的俞老 闆那裏 籌備了 幾棵上 好的西 洋參， 
又精心 挑了些 上好的 綢緞準 備給曼 貞小姐 送去。 

蘭成 先是來 到揚子 舞廳， 向 服務生 詢問起 曼貞小 姐的下 落來， 服務生 
說道： 舞 臺上唱 「玫瑰 玫瑰我 愛你」 的 便是， 只 見舞臺 正中央 站著一 
位聘婷 玉立的 女子， 一旁的 「阿娜 拉斯」 大 樂隊正 在奏著 配樂， 蘭成 
瞧得 清楚， 只見 她擁有 一張薄 薄的瓜 子臉， 顏 色粉嫩 白淨， 下巴 尖俏， 
那 張嬌小 玲瓏的 嘴時開 時閉。 她用的 唇膏是 時下流 行的玫 瑰紅， 臉的 
當中 是一條 筆挺的 鼻樑， 猶如白 玉莖。 眼睛 隨著音 樂的節 奏時睜 時閉， 
蛾眉 淡掃， 簡直生 的嫵媚 動人， 兩 排濃密 烏亮的 長睫毛 在舞美 燈光的 
作 用下閃 爍著， 翻卷的 睫毛昂 藏無盡 風流。 

演出結 束後， 曼貞 回到卸 妝室， 順 手從服 務生那 裏接過 「姓名 貼」， 
只見 偌大的 「胡 蘭成」 三 個字映 入她的 眼簾， 曼 貞心中 思忖： 怎麼會 
是他。 



原來曼 貞曾經 是胡蘭 成的坐 上客， 「汪偽 時期」 兩 個人私 下關係 曖昧， 
曾幾 何時， 曼貞便 成了胡 蘭成的 情婦， 後 來汪偽 政權倒 臺了， 胡蘭成 
不知 所蹤， 曼貞又 投靠了 警備司 令部顧 軍長， 做了 他的姨 太太。 

然而顧 軍長生 性風流 慣了， 那傢 伙自然 是不管 用了， 曼 貞知道 若自己 
沒 有一個 子嗣， 早晚會 因為自 己色衰 遭致顧 軍長的 拋棄， 曼貞 想起胡 
蘭 成心中 便生了 一計， 一 個荒誕 的念頭 閃過： 何不 「借 精生 子」？ 
曼貞約 胡蘭成 來到自 己的私 房處， 蘭 成應聲 邀約， 一進入 門來， 只見 
眼 前的陸 曼貞和 舞臺上 的她判 若兩人 ，她 穿著一 件藍底 小白花 的布旗 
袍， 手 腕處帶 著一塊 腕表， 看上 去倒像 是一位 小學女 教員。 

曼貞 說道： 多年不 見了， 你可有 曾想起 過我。 

蘭成慚 愧道： 奈何 世道不 安穩， 我自顧 不暇。 

曼貞輕 笑道： 好一 個自顧 不暇， 這次來 找我什 麼事？ 

蘭 成直言 不諱地 說道： 我 想請你 救幫我 救出汪 碧城。 

曼貞 瞥了他 一眼， 陰陽怪 氣的譏 笑道： 怎麽， 汪 某人的 外甥女 成了你 
的姘 頭了？ 

蘭成 強壓抑 憤怒的 情緒， 說道： 我 這次來 是有求 與你， 而不是 被你來 
奚 落的。 

曼 貞站起 身來， 雙手 叉腰， 氣道： 我背給 你聽， “吾妻 曼貞， 並蒂於 
約， 誓與 歲月求 靜好， 以 示兩情 繾綣之 決心， 使現 實者複 歸於情 ，懷 
疑 者複歸 於信。 這是你 當初寫 給我的 誓言， 好一個 負心的 胡蘭成 ，曼 
貞雙 手緊握 拳頭， 對著 蘭成的 胸口一 陣波浪 鼓似的 捶打。 



蘭成 見狀， 猛地抱 住曼貞 的腰， 用力 一提， 曼貞 的身體 便被騰 空使不 
上 力了， 蘭成又 把曼貞 抱到沙 發上， 強行用 身體壓 住她， 使得 她動彈 
不得。 

蘭成 便道： 你閙夠 了沒， 我這次 來是真 心求你 事的。 

曼 貞道： 你 讓我幫 你未必 不可， 只 是今天 得便宜 你一件 事情。 

蘭成 追問： 便宜 我什麽 事情。 

曼 貞道： 我的處 境想必 你是知 道的， 那 個老頑 固風流 慣了， 身 下那把 
槍 是不管 用的， 而我需 要你幫 我生個 兒子， 都說 你們男 人可以 找女人 
借腹 生子， 這次 得便宜 了你。 

蘭 成道： 荒唐， 我們現 在又算 是什麽 關係， 何況若 被顧軍 長發現 ，你 
我是 要掉腦 袋的。 

曼 貞道： 這忙 你幫還 是不幫 
蘭成 答道： 掉 腦袋的 事情我 不幫。 

曼 貞不顧 羞恥， 撕 扯起蘭 成的衣 褲來， 蘭成 慌道： 你要做 什麽。 
曼貞一 邊強脫 蘭成的 衣服， 一邊硬 是解了 他的褲 帶倒騎 了上去 ...... 

完事後 曼楨譏 笑道： 現在害 怕掉腦 袋嗎？ 我的胡 先生。 

蘭 成道： 你現在 可以告 訴我， 如何 救碧城 了吧？ 

曼 貞整了 整褶皺 的旗袍 領子， 說道： 聽說 她身邊 有一個 侍女， 叫什麽 
小倩 來著， 讓她去 頂吧。 

蘭 成道： 這怎麼 可以， 不是 害人性 命嗎？ 

曼 貞穿上 了高跟 尖頭小 皮鞋， 搖 著身子 走到門 後邊， 說道： 這 也是我 
唯一能 幫你的 辦法， 至於 她願不 願意我 就管不 著了， 說 完合上 了門， 




自個 兒叫了 汽車夫 去了顧 公館。 


(七） 


胡蘭成 又回到 了他熟 悉而又 陌生的 城市， 街道上 擠滿了 小販， 雜耍和 
馬戲 表演， 衣 服襤褸 的小癟 三正伸 長著滿 是膿瘡 的手， 一邊向 路人沿 
街 乞討； 時 而又有 一群學 生走上 街頭， 高 喊著： 「反 饑餓反 内戰」 ，旁 
邊 則是一 群黑壓 壓的員 警圍住 他們， 這 難道就 是臨近 新春的 場景圖 
嗎？ 蘭 成捫心 自問。 

時局 動盪的 年代， 人民 無心過 好年， 每 個家庭 都有一 頓無限 惆悵的 「離 
散 飯」， 這年 還是不 過好， 又 有多少 家庭要 在除夕 之夜傷 感呀！ 禍起 
戰亂， 又有多 少支離 破碎的 家庭肢 解著社 會的脈 絡圖， 又重新 扭曲在 
一起組 建著變 態似的 家庭， 那個 年代， 人 都是變 態的， 所 以為了 求生， 
一切 的想法 都是變 態的。 

胡 蘭成神 情顯得 沮喪， 他來到 小倩的 住處， 對 著小倩 說道： 該 走的關 
係我 都走了 一遭， 要想救 出碧城 比登天 還難， 唯有一 個辦法 可行。 

小倩急 切地追 問道： 什麽 辦法你 到是快 說呀。 

蘭成 便道： 那就是 頂包， 用你的 人頭換 碧城的 人頭。 




小 倩聽了 蘭成的 辦法， 起初覺 得驚世 駭俗， 後 來似乎 又想明 白些 道理， 
反倒淡 泊起生 命來， 想 想自己 活在這 個時代 亦是悲 涼的， 一個 「上詐 
下愚」 的 社會， 人心 亦是叵 測的， 從 北伐到 抗戰， 又從 抗戰到 内戰， 
百姓的 日 子不曾 有 過片刻 安穩。 

心宇 將滅萬 事休， 她 的腦海 裏又浮 現出當 年汪副 主席演 講時的 「和平 
運動綱 領」， 小 倩似乎 明白了 一切： 淡淡地 說道， 那就 用我頂 包碧城 
小 姐吧。 

是該行 刑了， 獄 警來到 關押碧 城的牢 房裏， 問道： 要上 路了， 你還有 
什麼 事情沒 有交代 的嗎？ 

碧城 說道： 我 想彈奏 一曲肖 邦的圓 舞曲。 

獄 警道： 這 裏不便 有什麽 鋼琴， 只有唱 片機， 你 若想聽 唱片， 我們放 
給 你聽， 聽完 就好上 路了。 

碧 城點了 點頭， 這時留 聲機裏 傳出悠 揚的琴 鍵聲， 碧城 閉上雙 眸靜靜 
的 聆聽， 腦海 裏又浮 現出南 一輝老 師的影 子來， 這是他 最後一 次給自 
己 彈奏的 肖邦圓 舞曲， 他的指 尖飛快 婆娑， 酣暢 淋漓， 鋼琴觸 鍵的音 
色是溫 暖的， 如同 午後清 爽的陽 光沐浴 著她的 心房， 他 的琴鍵 扣動了 
少女 的情竇 初開， 然而 這一切 亦都是 沒有結 果的。 

南 一輝的 鋼琴獨 奏聲結 束了， 他的 目光遊 向靠近 陽臺邊 上的日 記本， 
碧城觀 影著他 的一舉 一動， 他 走向哪 里碧城 就跟跟 在他的 身後， 南一 
輝 翻看日 記本， 只見裏 面夾著 一張他 與碧城 在玫瑰 園時候 的合影 ，照 



片裏的 碧城顯 得有些 靦腆， 把 頭微微 的伸向 南老師 一側的 肩膀， 南一 
輝 撫摸著 相片裏 碧城的 影子， 一滴淚 滾落了 下來， 又抬 頭望見 玻璃的 
反 光面襯 著碧城 的影子 ，這 一幕讓 他想起 了在日 本和美 智子離 別時候 
的 情形， 美智 子的神 韻和碧 城如出 一轍， 仿 佛美智 子又活 了回來 ，若 
沒有 戰爭， 想必 美智子 不會和 他陰陽 久別， 南一 輝轉過 背來, 對著碧 
城 說道： 我 該回日 本了。 

碧城 顯得既 驚訝又 茫然， 問道： 什麼時 候走， 怎 麽那麽 快就要 走了。 

南一 輝勉強 笑道： 是呀， 不 過我們 還會再 見的。 

話音 剛落， 南老 師伸出 臂膀， 摟住 碧城的 肩背， 在 她的額 頭輕輕 一吻， 
碧 城吃了 一驚， 抬起頭 望著南 老師， 只見 他的雙 眸泛著 淚光， 似乎有 
許多 話想說 卻又不 能說， 只是臨 別之際 說了簡 短一句 話來： 我 想你是 
不 會懂曲 中的緣 由的。 

碧城 顯得既 吃驚又 驚喜， 她琢磨 著這個 南老師 吻別的 含義， 這 個吻究 
竟 是代表 「師生 情」、 「友 情」、 還是 「愛 情」？ 正當她 沉浸在 幸福的 
喜悦之 中時， 南老師 卻提著 行李箱 離開了 琴房， 碧城眼 睜睜地 望著自 
己心愛 的老師 離去， 心中 翻湧著 「五 味雜 陳」， 她是多 麼想飛 奔上去 
擁抱 住他， 恨不 得把他 捧在自 己的手 心裏， 再也逃 不掉， 然而 她卻連 
敞開心 扉想要 表白的 勇氣都 沒有， 對於她 來說， 離別顯 得是這 樣的唐 



突和 慌亂， 美 好轉瞬 即逝。 


碧城回 到了現 實的場 景裏， 她被 押送至 刑場， 然 後眼前 一黑， 後面發 
生的 事情她 亦無從 所知； 太 平洋的 彼端， 南一輝 為他的 「法西 斯著作 
理論」 付出 了生命 代價， 他 被處以 極刑， 這位雙 手從未 沾染過 鮮血的 
日本思 想家， 碧 城的音 樂啟蒙 老師， 卻因 為生前 著作的 「不 義之 思想」 
給 亞洲人 民 帶來了 沉痛 的 災難。 

故 事到了 結尾， 碧城 是活了 下來， 亂 崗上的 墳頭， 沒有 蒲松龄 筆下淒 
美 的女鬼 故事， 反倒 是現實 之中開 了一個 荒唐的 玩笑， 那位默 默無聲 
的小 倩姑娘 以死襯 托了大 人物的 悲涼， 然而 祭奠她 的人， 不是 碧城， 
也 不是胡 蘭成， 而 是廣大 讀者朋 友們。 




